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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著名物理学家赵 忠 尧 先 生
, 。华诞 为了庆祝赵先生六十多年来为我国科研 教

育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, 由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负资编

辑的《赵忠尧论文选集 》已于五 月出版 征得有关人士

的同意
,

本刊特节选赵先生撰写的《 我的回忆 》一文
, 以

表敬慕之情

到美国后
,

我进入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生院
,

师从

密立根
,

川 教授
,

进行实验物理研究

第一年念基础课程
、

我顺利通过了考试 由于导

师密立根教授根据预试成绩给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

有力推荐
, 以后三年 ,

我都申请到每年一千美元的科研

补助金
,

便把原来清华大学的半费补助金转给了别的

同学

密立根教授起初给我一个利用光学干涉仪的论文

题目 直接指导这项工作的研究员人很和气
,

他善意地

告诉我 这个题目需要的仪器业已大部准备好
,

只需

测量光学干涉仪上花纹的周年变化
,

两年内得出结果
,

就可以取得学位 我感到这样的研究过分顺利
,

恐怕

不能学到很多东西 我所以远涉重洋
,

是想尽量多学

些科学方法和技术
,

而学位是次要的
,

我准备把这个

意思告诉密立根教授
,

问他能否换一个可以学到更多

东西的题目 周围的人听说我要找导师换题目 , 都有

些为我耽心 其实
,

密立根教授尽管感到意外
,

但还是

给予照顾 过了一些 日子
,

他给我换了一个“硬 二 射线

通过物质时的吸收系数 ”的题目
,

并说 “这个题目你

考虑一下 ”说是这么说
,

这次实际上是不容我再考虑

的 偏偏我过分老实
,

觉得测量吸收系数还嫌简单
,

竟

回答说 “好
,

我考虑一下 ”密立根教授一听
, 当场就

发火了
,

说道 “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 , 相当重要 我们

看了你的成绩
,

觉得你做还比较合适 你要是不做
,

告

诉我就是了
,

不必再考虑 ”我连忙表示愿意接受这个

题目 回想起来
,

密立根教授为我选择的这个题目
,

不

仅能学到实验技术 ,

物理上也是极有意义的 这一点 ,

我在以后才逐渐有深刻体会

到加州的第二年
,

我便开始作硬 射线吸收系数

的测量 当时
,

人们认为二 射线通过物质时的吸收主要

是自由电子的康普顿 散射所引起的 用于

计算吸收系数的克莱因一仁科 卜 。 。

公式当

时刚刚问世
,

密立根教授让我通过实验测量
,

验证这一

公式的正确性 我所用的 射线是 ’
’

所放出的能

量为 的硬 二 射线 实验室工作紧张时
,

我常

常是上午上课
,

下午准备仪器
,

晚上乘夜深人静
,

通宵

取数据 为保证半小时左右取一次数
,

不得不靠闹钟

来提醒 自己

但是
,

当我将测量的结果与克莱因一仁科公式相

比较时
,

发现硬二射线只有在轻元素上的散射才符合公

式的预言 而当硬丫射线通过重元素
,

比如铅时
,

测得

的吸收系数比公式的结果大了约 年底
,

我

将结果整理写成论文 但由于实验结果与密立根教授

预期的不相符
, 他不甚相信 文章交他之后两三个月

仍无回音
,

我心中甚为焦急 幸而替密立根教授代管

研究生工作的鲍文 教授十分了解该实

验从仪器设计到结果分析的全过程
,

他向密立根教授

保证了实验结果的可靠性
,

文章才得以于 。年 月

在美国的《 国家科学院院报 》上发表

当我在加州作硬 丫 射线吸收系数测量时
,

英
、

德两

国有几位物理学家也在进行这一测量 三处同时分另

发现了硬 二 射线在重元素上的这种反常吸收
,

并都认

为可能是原子核的作用所引起的

吸收系数的测量结束后
,

我想进一步研究 下 射线

与物质相互作用的机制
,

打算设计一个新的实验
,

观测

重元素对硬 二 的散射现象 我与鲍文教授商量时
,

他

说 “ 测量吸收系数
,

作为你的学位论文已经够了
,

结

果也 已经有了 不过
,

如果你要进一步研究
, 当然很

好 ”当时虽然离毕业只有大半年时间了
,

但由于有了

第一个实验的经验
,

我还是决心一试 我于 。年春

天开始用高气压电离室和真空静电计进行测量 没想

到
,

一开始就遇到了问题 那时
,

德国的豪夫曼

教授发明了一种真空静电计
,

加州理工学院的

工厂仿制了一批 这种静电计中有一根极细的白金丝
,

它是用包银的白金丝拉制店
,

再将外面的银用酸腐蚀

掉制成的 白金丝的上端通过一个焊接点和电离室的

中心电极相连
,

下端连接指针 可是
,

接通电源爪 净电

计的指针甚至十几分钟后还达不到稳定点 密立根教

授对我和另外两个使用这种静电计的学生说
“
这种

新产品我也没有用过
,

你们应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”起

初
,

大家都以为是环境的振动引起指针的不稳定 想了

各种办法防止振动
,

甚至把静动计的支架用弹簧拉住
,

放在四个钢球支撑的平板上
,

但都是枉然 后来我想

到
,

指针达不到稳定值
,

可能是因为导电不良 于是我



编者按

去年五月 ,

编辑部向伍正之先生发去了一封征

稿信 不过半个月
,

便收到先生的回信与稿件 由千

所寄表格篇幅所限
,

伍老除认真坡写外 , 还重新抄了

一份 这种极端负资的精神和本文所体现的产千己

宽于人的品德 , 都是我等后来诸君应当效仿的 本

刊借刊发表先生文章之际 , 特向他表示深深地敬意

导师纵横录

适应与改造
犷愁钱翼葵夏卫

《

之‘之

中学低年级语文中有《 理信与迷信 》 ,

地理中有天

文
、

气象 高年级的同学说物理课就能解答这些问题

就这样 , 我在语文老师的启发下
,

为了认识自然
、

适应

自然
、

改造自然
、

造福人民 , 积极学习物理 , 年离

家乡考入成都大学预理科
,

拼补了与四川中学的差距
, 年人本科物理学系 校长张表方 张涧 教育我

们
,

读书不忘救国 教授魏时珍
、

郑瞻轩 郑愈 想从理

论上迎头赶西方 , 采用较深的教材 我生吞活剥未能好

好消化 , 没顾及应用物理 年暑假回家探亲
,

四年

重见的母亲 , 处境不好 回校九
、

一八事件发生 家愁

国难使我放弃争取留校做助教的奋斗
,

但仍未重视应

用物理学 年川大毕业
,

回云南教书数十年
,

不

外教物理和数学课
,

在母校昭一中的时间最长 解放

前昭一中学生趋向进步
,

我很同情他们 支持掩护他

们的活动 解放后任昭一中校长十余年仍教高中物理

课 自教书以来我把国家民族的前途
,

寄托在青少年

下一代 新中国高等教育空前发展 , 昭一中同学在京
、

津
、

沪
、

哈
、

武汉
、

株州
、

西安
、

西藏
、

内蒙
、

青岛 ⋯ ⋯各

地都有 他们在民主革命
、

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贡献

力量 ,

我也分享到桃李芬芳

在焊接处滴了一些导电的碳制黑墨水
,

指针立即变得

很灵活
,

总算解决了难题 这个实验一直忙到当年九

月才算结束
, 准备好久的暑期旅行因此取消

,

可测得的

结果如此有趣
,

足以补偿放弃休息的损失 我的这个

实验结果首次发现
,

伴随着硬 二 射线在重元素中的反

常吸收 ,

还存在一种特殊辐射 并且
,

还测得 了这种特

殊辐射的能量大约等于一个电子的质量 它的角分布

大致为各向同性 我将这一结果写成第二篇论文《 硬
了 射线的散射 》 ,

于 夕 。年 月发表于美国的《 物理

评论 》杂志

说来有趣
,

一直 日我的论文结束时
,

密立根教授还

记得我挑论文题目的事 在评论论文时
,

还在教授们

面前讲我的笑话
,

说 “这个人不知天高地厚
,

我那时

给他这个题目 ,

他还说要考虑考虑 ”惹得同事们哈哈

大笑 不过 , 他们对我的论文是满意的 后来 , 密立根

教授在他 年出版的专著《 电子
、

质子
、

光子
、

中子
、

介子和宇宙线 》 中还多处引述了我论文中的结果

反常吸收和特殊辐射揭示了一种新的相互作用机

制 但是
,

当时还不能认识到这些现象的具体机理

与我同时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的还有安德孙
。“ 。 , 他对这些结果很感兴趣 我们也曾谈

起
,

应当在云室中做一做这个实验
,

可惜后来这个想法

未能实现 直到 年
,

安德孙在宇宙线的云雾室照片

中发现了正电子径迹
,

人们才逐步认识到 三个实验

组同时发现的反常吸收是由于部分硬 丫 射线经过原子

核附近时转化为正负电子对 而我发现的特殊辐射则

是一对正负电子湮灭 , 并转化为一对光子的湮灭辐射

关于人们对我这部分工作的评价
,

还有一段曲折

的经历 比较起来
,

我所作的第二个实验的难度比第

一个大 因为散射的强度很弱
,

测量时需要极大的耐

心与细心
,

以致在我的论文发表后的一两年内
,

其他人

重复这一实验所得的结果竟是矛盾与不确定的 这些

相互矛盾的结果
,

一度引起人们认识上的混乱 至于

论文本身
,

可惜写得太简 单
, 与它所包含的内容不甚相

称 加上勃莱克特 与奥恰里尼

在他们的论述《 电子对湮灭 》的著名论文中引述我们的

工作时
,

发生了不应有的错误 由于这种种历史的原
因

,

这些工作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最近
,

杨振宁

教授花了不少精力
,

收集整理资料
, 写成文章发表

,

帮

助澄清了这段历史
,

并且同意将他的这篇文章作为附

录收人这本文集 我十分感激杨先生为此所作的这许

多努力

在美国的这段生活中
,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

我从小身体瘦弱
,

缺少锻炼
,

所以体力不足
,

双手操作

不灵 自己感到
,

无论从科学实验的需要
,

或从健康的

需要
,

都必须加强体力活动 适值在美国市场上
,

见到

破旧汽车非常便宜
, 即以 美元的代价购得一辆破旧

汽车
,

在课余时间学习简单的汽车修理和驾驶 对于

一辆破旧的汽车
,

自然说不上需要和消遣 , 凡休息 日 ,

我常常满身油污
,

仰卧子汽车下面 ,

拆拆装装 一些夫

子式的中国同学总是袖手旁观 喜欢洋派的人更宁可

去散步游泳 我在修理汽车的过程中
,

不但锻炼了动手

能力
,

还有在辛苦以后获得的欣慰 另一个意外的收获

是
, 因此得到一个乐于助人的朋友豪义释

我们从谈汽车开始
,

谈到风俗人情
、

科学研究 说这是

我在美国除了关于论文所受的指导以外最大的 收 获 ,

一点也不夸大 可惜在我回国之后不久
, 他因病去世

这是我莫大的遗憾
。


